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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头小草

□朱秀坤

柔弱无骨佛指甲

□袁开建

写 真 我给孙女当“导游”

旧时种田，极少用化肥，多用绿肥、草木灰，
还有粪肥，家家都有个粪坑，猪羊鸡犬的排泄物
臭烘烘地一并收进来，运到田里，是绿野庄稼的
最好营养。

某一天，老汉浇粪，光脚丫踩在凉丝丝的泥
土上，十个脚趾兴奋地扑进土地的怀抱，真正的
接地气了，那才叫惬意！但是，回去不久，脚丫
子就痒，痒得难受。挠，还是痒，猫爪捣心一般
的痒，开水烫也不行，挠得鲜血淋漓还不煞痒，
恨不得抠到肉缝里。又见有红色丘疹，还有水
泡，便知是染上粪毒了，乡间常有的事。

倒也有办法，田埂边潮湿处找来佛指甲，那
种柔弱无骨的多肉类野草，一掐一大把，嫩得能
挤出水来。直接摁进脚趾缝里，揉，搓，擦，搽，
嫩绿的汁液横流，才止住痒，稍好些。再大把大
把地掐来，继续涂抹，涂上几回，也就好了。

佛指甲？那披针形的叶片还真有几分像指
甲。也开花，淡黄的小花，雨后你去看，清新明澈
得好看。便有村姑农妇挖了，种在自家的破脸
盆、泥瓦盆里，搁在墙头，由它风吹日晒，月露雨
淋，不妨事的。它自会长得盆满钵满，见不到一
丝黑土，不止如此，还要得意地披挂下来，一根根
如新疆女孩的小辫子，还要多，还要细，说是流
苏、珠帘、小瀑布——那嫩绿的小瀑布更可爱更
恰当吧。

它的学名叫垂盆草，也叫狗牙齿、万年草，
特别皮实，插上一截就能成活，一长一大片，乡
间野草就是这般泼辣，稍给它一点阳光，就能生
长得烂漫辉煌，妆点你的视野，在它是滴水之
恩，涌泉相报了，让人感动呢。阳台上恣意蓬勃
地搁上这么一盆，长长的青藤垂下来，藤上绿叶
又娇嫩柔弱得叫人爱怜，多好啊。当然农家种
它，也为了应急。

三伏天，下半晌，孩子玩耍归来，见家里无

人，知道父母还在地里干活，便乖乖地烧水，熬
粥，然后盛进大盆，院里放凉。但一个不小心，
滚烫的一勺粥就浇在了手面上。孩子也机灵，
咬咬牙，赶紧将手伸到水缸里，还是火烧火燎的
烫。一阵烈焰在皮肤下面燃烧。正好邻家奶奶
来了，阿弥陀佛！赶紧的，掐了一把佛指甲，捣
出绿汁，涂在手面上，顿时感觉凉丝丝的，在救
火呢。渐渐，火焰也就不那么嚣张，灭了。垂盆
草可以治水火烫伤，清热解毒，这是乡里人的常
识。

在田间劳作，最吓人的是蛇，赤练蛇、菜花
蛇，青草蛇，躲在杂草丛中，吐着开叉的紫黑的
蛇信子，你无辜地走过，它猛不丁就能咬你一
口，纵无性命之虞，也能吓个半死，想想都心有
余悸。但农民总得下地，再小心也有防不胜防
的时候。那年，斜对门的小米在菜地里摘瓜时，
就让蛇咬了一口，咬在细皮嫩肉的胳膊上，气人
的是，那肇事的蛇，还让她放跑了。小米哭哭啼
啼地赶紧往家跑，边跑边喊，我让蛇咬了，让蛇
咬了！活不长了！偏偏巷子里没个大人，她弟
弟忽然想起大人说过的佛指甲可以治蛇毒的，
马上从墙角破脸盆里拔了一大把，嚼碎了，嚼得
满嘴绿汁，牙齿都染绿了，胡乱涂在小米的胳膊
上，又急忙去地里叫回大人。奇怪的是，她的伤
口不肿也不红，米粒大一个小口子罢了。一问，
就知是水乡最常见的水蛇，根本没毒。但佛指
甲确实可以解蛇毒的。

翻翻资料，佛指甲还具有清热利湿，解毒消
肿，凉血止血的功效，主治湿热黄疸、咽喉肿痛、
痈肿疮毒、咯血衄血的。料不到绕指柔到无筋骨
的寻常野草，却有着如此侠肝义胆，能治病疗伤
的，真不能小觑了它。

住在城里，哪天，真的要长一盆佛指甲了，
有必要的。

国庆长假，我“诚邀”在南京读小
学三年级的孙女回家“作客”。她提出的
条件是：带她去看水上森林。

孙女今年 9岁，5年前曾带她去过。
为了看水上森林，她还做了一些“功
课”，让妈妈翻出了以前的照片。

10月2日上午9时，儿子开车，一家
人前往水上森林。蹦蹦跳跳的孙女全然
不顾下起的毛毛细雨，一路小跑沿着景
区大道前行。仰望着高大挺拔的池杉
树，孙女现场“采访”我：“其他地方的
树都是长在旱地上，这里的树为什么长
在水里，它不会被淹死吗？那树头上怎
么挂着一个个灯笼？”我告诉她：“这种
池杉可以长在旱地上，也可以长在水
里，这是由树的品种决定的。那‘灯
笼’是一个个鸟巢，专家们在这里定点
监测，正常有 3万多只鸟在这里活动呐
……由著名词作家阎肃爷爷作词的我们
兴化的市歌《梦水乡》音乐风光片里的
好多画面，都是在这里取的景……”我
给孙女当起了“导游”。

站在古色古香曲桥上，我指着郁郁
葱葱的水上森林给她讲故事。这里原是
一片海拔只有0.8米“生不长草，熟不长
粮”的荒湿地。上世纪 80年代初，当地
干部群众创造了一种“林、垛、鱼一体
化”的开发模式，将这里的荒滩开发成
一条条垛格，栽种适应水中生长的池杉
等树木；林中间种艿芋、油菜等经济作
物；沟中放养鱼、虾、蟹。农民伯伯们在
劳动中还总结了几句顺口溜：‘一人一锹，
一挖一撂，立体种植，当年见效。’所以，这
个 1000多亩的水上森林是劳动人民的伟
大创造，是他们智慧的结晶……”

看着“天连水，水连天”的美景，
孙女问我：“兴化为什么叫水乡呢？”我
还告诉她，我们家乡的面积有 2393平方
公里，其中水面占了近1/4，有苏北里下
河“锅底洼”之称。而这里地面平均海
拔只有 1 米不到，称为“洼中之洼”。
1991年发大水时，这里全淹了，人们只
得住在船上，树头上挂满了水草，鸡爬
到了屋顶上。这里的池杉树泡在水中 20
多天，水退后它们依然顽强地活了下来
……

进入景区西部的水上森林深处，孙
女沿着木栈道战战兢兢地向前缓慢走
去，还文绉绉地说：“爷爷，我好恐怖
啊！”我马上纠正她：“用词不当，应该

是紧张！”她伸了伸舌头笑了笑，顾不上
理我，继续进行她的“水上长征”，直到
走完所有的木栈道才肯“上岸”。我告诉
孙女，这就是5年前她拍照片的地方，她
环顾四周说：“一点也不像！”

我们手拉着手小心翼翼地登上木
筏。孙女是“国宝级”的人物，把她安
排在我和儿子的中间。她从来没坐过这
样的“船”，一切都感到很新鲜。一会儿
站起来看鸟巢，一会儿手伸到木筏旁边
想捞水草，一会儿问那棵树为什么

“腰”都弯了还能活着，一会儿问那长在
水边上的树为什么露出了“牙齿”……
我来这里N次了，对她的提问便能对答
如流。

木筏靠岸，我们牵手上岸。雨越下
越大。施放的人工烟雾缭绕在林间，对
面看不清人脸。不同口音，不同服饰的
人们在烟雾中“摸索”。母亲大声叫着孩
子的名字，生怕走失；儿子用伞遮着年
迈的父亲，唯恐“宝贵财富”被淋湿。
在这里你会体会到什么是人间的真情。
我那大胆的孙女则快速爬上木头亭，和
妈妈相互拍照片。我告诉孙女，这片地
方原先连路都没有，想当年爷爷与记者
来这里采访，都要穿高靴胶鞋进入，记
者叔叔说：“到了这里，让我们想起了红
军当年过草地的情形……”

回家的路上，孙女意犹未尽。像个
麻雀一样唧唧喳喳问这问那。我告诉
她，兴化有两个最出名的景点，一个是

“全国最美花海——千垛菜花”，无数个
四面环水的“土岛”上，长满了金色的油菜
花，像一个个“金色的冬瓜”在一望无际的
碧波中荡漾。一个就是 4A级景区水上森
林公园。这两张“名片”上了央视，上了北
京、上海等大城市的公交站台，上了美国
纽约广场的大屏……

回到家中，我们望着各自淋湿的衣
服相视而笑。我给孙女出了个作文题目
《在 水 上 森 林 ， 我 们 全 家 “ 风 雨 同
舟”》，要求她既写雨中美景，也写木筏
上我们一家人相互照应的现场，写好了
发微信给爷爷看。小家伙反唇相讥：“我
只顾看树、看水、看鸟，哪顾得上看你
们啊？你这个题目也不见得有多好，我
想个题目写好了传给你们看！”“拉钩、
上吊、一百年不反悔，盖章！”等我们

“表演”完了，大家才吃饭，此时已快下
午1点了……

好多年前，记得好像是女作家湛容，在一篇
谈环保的文章里，把杜诗“国破山河在”改成“国
在山河破”,沉痛极了。

安禄山起兵反唐后，把唐玄宗赶到四川去
了，政权易色，杜甫被俘在长安。当时的长安被
安史叛军焚掠一空，满目凄凉。杜甫眼见山河
依旧而国破家亡，春回大地却满城荒凉，在此身
历逆境、思家情切之际，不禁触景伤情，发出深
重的忧伤和感慨，写下了《春望》。诗的开头就
说，“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后人解释，“山
河在”，无物也；“草木深”，无人也。但千年以
后，我们来看，所谓“国破”，无非皇帝、军阀来了
又去了,而山河犹在,人们所赖以生存的自然环
境犹在，只要社会秩序稳定下来，还是可以提供
衣食之资的。而我们面临的“国在山河破”就不
同了。国“在”着，天安门前天天升旗，年年春节
电视联欢晚会歌舞升平，形势一片大好。只是
放眼山河，就不那么乐观了。

我国是世界上水土流失最为严重的国家之
一。据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结果，我国现有水
土流失面积 294.91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
的 30.72％。大规模开发建设导致的人为水土
流失问题十分突出，威胁国家生态安全、饮水安
全、防洪安全和粮食安全，制约山丘地区经济社
会发展。土地沙化、石漠化仍在加大，草原也大
面积退化。长江不但上游山壁滑坡时有所闻，
下游挖沙却还没有禁止。新疆的塔里木河已近
消失，洞庭湖面积日渐缩小……

受全球变暖和强大的厄尔尼诺现象的影
响，2015年是自 1880年有记录以来全球最热的
一年。今年 7月 20日以后，中国的大部分地区
出现持续超过 35℃的高温天气，不少地方超过
40℃，整个过程以范围广、强度大、持续时间长
为主要特点，在我国创下了记录。

我们遭遇雷电的击打、山洪的侵袭、龙卷风
的肆虐等一些自然灾害，深入思索会发现，应该
是人为大于天祸。我们在这一切自然的报复面
前，人的生命显得那么脆弱，就在作此文的时
候，我的盐城阜宁、射阳老乡们对6·23龙卷风还
心有余悸。

央视《经济半小时》曾持续关注河北省新

乐、唐山、三河等地的空气污染情况，呈现了当
地污染的原因及发展方式上遇到的困惑。栏目
组进入第四站——被环保部赞赏有加的文化历
史名城张家口后发现，在该市 110国道沿线，煤
场、矿山、采石场到处都是，路是黑的，田地是灰
的，就连本应翠绿的行道树，也是灰绿色的。张
家口市怀来县土木煤炭市场附近的村民，已经
忘了大千世界本来的颜色，在这里，苹果里已经
长了煤的基因，种出来都是黑的，根本就洗不
掉。煤尘污染之烈竟至于斯，实在令人匪夷所
思和触目惊心。连地里种出的苹果里面都长出
煤的基因了，天天呼吸着含有煤尘的空气的民
众们，他们身体里面该会产生怎样可怕的变化？

有道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的山水
已经到了快穷竭的时候，也许某天我们只可以
吃高楼大厦和轿车水泥了。有人曾担忧地说
过，我们处在里下河水乡地区的人，竟然都没有
水喝了！不信你试试，现在里下河的哪一条河
水能捧起来就喝呢？地下的，地上的，水里的
……只要是我们可以到达的地方，我们都可以
竭尽全力的去挖掘、去淘金！

一个韩国人对中国人为什么失去道德的约
束，变得如此短视？他这样评价：“因为中国人
已经把‘钱’当成宗教般，去虔诚膜拜！”所以他
们可以漠视，哪怕是关系到人命的食品和药物
他们也照样敢制假、售假。

山河是住址，环保无小事。我们住在这个
家园里，就该爱护自己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
当年尼克松访华来杭州游西湖时，周总理问起
游船用什么动力，当得知用汽油时，总理说，西
湖不能用汽油船啊。从此以后，西湖游船开始
陆续改为电动船，如今更多的是艄公船娘摇桨
的非机动船。今天，我们为官者的环保意识与
周总理相比不觉得汗颜吗？只顾发展经济，不
管山河污染，这构成一种严重失衡，国外有识之
士担心我国种种失衡状况，惊呼“中国就像大象
骑在自行车上”。

圣雄甘地说：“地球能满足人类的需要，满
足不了人类的贪婪。”贪婪才是真正的贫穷，从
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已是越来越穷了。难道我
们真的期待“重整山河待后生”？

梅立成 摄

湖之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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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时分，在张掖却是凉风习习，令人惬
意。空中飘洒的微雨，在各种燕雀的飞舞中，
在长长的夕阳余晖的照射中，就会变幻出各种
色彩来，煞是好看。

晚饭后，大家三三两两来到张掖图书馆南
侧的一座建筑内看地方风情的舞台剧演出，似
乎是关于古甘州的一部历史连环画。从鸿蒙
初开，先民艰辛开拓，到披荆斩棘，渐露文明曙
光。不断变换的人物，大致是大将军霍去病，
似乎还有苏武牧羊，隋炀帝这位在历史上备受
争议但也颇多作为的皇帝，居然在张掖停留了
一周左右，而且还参加了万国博览会，契合着
当下的一带一路战略，自然要浓墨重彩地表
现。这位在位时间并不长的皇帝，最终是丧命
在如今的江苏江都的。他的墓地，据说就在扬
州雷塘。舞台上的妙龄女郎翩翩而艳丽，宛若
天仙，莫非是演绎杨贵妃与唐明皇的长生殿旧
事？还有马可·波罗，据说也在张掖留下过足
迹。驼铃声声，大漠风光，祁连白雪，走廊绿
洲，梵音嘹亮，寺庙林立，所有的展现，虽然过
于写实，但形诸于舞蹈，也的确不容易呢。

看罢演出，意犹未尽地散场。不愧是大西
北，即使到了晚上 9点多，甘州古城仍旧是朗
朗乾坤，一派明媚。时光尚早，大家三五成群，
便在这样的河西走廊各自散漫开来。太原刘
醉心于杂字收集，对信札收藏也颇有心得，他

悄悄告诉我：张掖曾经有过尊经阁，还有玩书
楼，可否去寻访一番？自然是一拍即合。西天
寺，南华书院，大佛寺，我们一一走过。但尊经
阁遍寻不得，经人指点，大概是在城区东南一
带，一路探问，街宽人稀，灯火渐少，说是早已
经不见踪影了。而尊经阁却与一河南鄢陵人
陈棐有关。此人是明代嘉靖年间的甘肃巡抚
都御史，他感慨于当时甘州的经史子集过度匮
乏，就动用自己的薪金，购书印书，并且建了这
座尊经阁。值得一提的是，陈棐对这些图书，
颇为珍惜，加盖图章，亲立卷宗，建立馆藏图书
账目，并把书目刻于尊经阁的石碑之上，既便
于读者查找，又免去“散失窃匿之患”。玩书楼
据说曾在甘泉书院之内，我们在南华书院，也
只是看到与左宗棠有关的说法而已，有几个当
地的书法家在书院之内各据几间房舍，大概是
工作室吧，埋首写字，潜心贯注，并不大理会我
们。书院内有一轧井，轻松摇动，清凉的地下
水就汩汩滔滔，奔涌而至。甘泉书院的玩书
楼，说是也与一位名叫陈史的人有关，此人是
康熙年间的举人，曾在河南长葛、尉氏做过县
令，也是觉得家乡藏书不丰，文化荒凉，就购书
多种，捐献给这座玩书楼，算是报答乡梓。陈
棐也好，陈史也罢，虽然都在官场行走，但仍旧
不忘文化，系念以图书服务地方，也算是明清
之际较为难得的善举之一。

夏夜漫漫，月华满地。在空旷舒朗的甘州
街头闲走，你一言我一语，说到当年蒋介石
蒋经国父子、范长江等都来过张掖，舞台表
演当然来不及提及他们了，但班固出生于张
掖，一部《汉书》实在是彪炳千秋，怎么在
舞台上连一个背影也没有出现呢？蒋经国考
察大西北，曾经写了一本小册子《伟大的西
北》。他说，“张掖，有人说是塞上江南，因
为那里有些江南情调”、“张掖城内有许多店
铺，过去店主却不敢修理门面和挂大招牌，
因为怕当地的政府说他有钱，更加他的捐”，
这个蒋大公子还是很了解人情世故的啊。大
记者范长江是80年前的年初抵达张掖的，他
在张掖停留采访了八天，这些文字就是后来
的新闻名篇《中国的西北角》。视野宏阔的范
长江不乏诗情地写到：“骑马出了张掖西门，
把眼平视出去，只有疏密不齐的林木，枯缩
待春的枣园，祁连山和焉支山挟持着平坦肥
沃的弱水盆地，被冻了的河流渠道，以及大小
远近的村落，点缀成为画意恬淡的乡郊。”范长
江也许无缘看到盛夏时节的张掖，无从体会古
甘州夏夜的清凉。这位名记者在1970年投井
自杀于莽莽中原偏僻一隅，辞世之时，也不过
刚过花甲之年。

古甘州张掖的夏夜很文化，很漫长，很清
凉，似乎在寂寞中也不乏有几分苦涩呢。

文哥哥姓方，单名一个文，上面三个兄，下
面一个弟，排行老四。那时我们住在苏联式红
砖瓦房里，三层楼，我家住一楼，文哥哥家住二
楼。小时候邻居们总拿我姐和文哥哥打趣，问
文哥哥，你将来长大了阿要娶小英做老婆？文
哥哥望望我姐，羞得扭身逃回屋里去。放学
了，人走在半道上，家属院的同学只要见着我
姐和文哥哥走近了些，他们就齐声高喊——小
英方文——方文小英，弄得两人脸红彤彤的。
方家妈妈在小孩子长到十几岁时几次半真半
假地试探过我妈，我妈始终未置可否。家庭背
景其实差不多，方家爸爸是中专老师，我父母
也曾经是，只不过后来调厂子里来了，做了中
层。方家老大老成，老二和气，老三精明，老幺
娇惯，唯有这老四，父母心里没斤两，可疼可不
爱的，我妈心里边可能顾虑这个。

我对这个眼睛细长、嘴阔的邻家哥哥感觉
亲切，也许听旁边人说多了，心底下真拿他当
自家哥哥，正好我也没哥哥。我们的红砖瓦房
一层住三家，三层住九家，木制红漆楼梯贯穿
上下，我们这些小萝卜头就爱聚在楼梯上玩
耍。男孩子从三楼扶梯上一路滑滑梯滑下来，
我们女孩儿也跟着滑下来；男孩子隔着几层楼
梯往下蹦，我们女孩儿也隔着几层楼梯往下
蹦。男孩加一层，我们就加一层，从不示弱。
玩累了，男孩女孩就挤坐在一层的楼梯上嬉
耍，你蒙蒙我的眼，我敲敲你的头，或者哥哥姐
姐们就讲鬼故事，把我们这些又想听又怕听的
小孩子吓得尖叫不已。我姐古怪，从不参加我
们的活动，她放了学就在屋里画画。文哥哥坐
在我上边，他心里想着我姐，手里边却偷偷把
我的稀毛癞痢头拆散了捋顺了编小辫，编完了
又拆散捋捋再编。我佯作不知他在摆弄我的
头，心里面却甜甜的痒痒的。回头对他笑笑，
他也对我报之以笑。

文哥哥 1977年考上大学去了南京，我姐
没考上，但听说文哥哥与我姐果真谈起了恋
爱，书来信往地，我很高兴。过两年我也考上
大学奔了外地，转年五一前夕我给文哥哥去
信，说想去南京玩。文哥哥回信说“好”，我就
去了。文哥哥来车站接我，我老远就看见他
了，瘦瘦的单单的，一脸笑。在莫愁湖，我巧遇
了高中最要好的女同学肖萍，我们抱抱，手牵
手到处逛。文哥哥还是笑，一个劲地围着我们
打转、拍照。肖萍神神秘秘地，以为文哥哥是
我什么人，我说你别瞎讲，他是我姐姐的男朋
友。哦，肖萍俯在我耳边说，怪不得他使劲拍

你马屁！南京还玩了哪里记不清了，只记得混
吃混喝了两日才回的学校。至于花了文哥哥
不少钱，好像也不介意，挺自在的。

风云突变，我姐终究还是不乐意了，要跟
文哥哥吹。好像是嫌文哥哥人微言轻，在家
没地位。再者方家老三有回对我弟说，你家
爷娘昨天夜里厢又“打相打”，吵得人不要想
困觉了！弟弟回来后告诉了我姐。我姐想
想，自己屋里的情况邻居们都晓得，知根知
底，怕将来进了方家门遭人奚落不待见。听
说文哥哥闻讯赶回挽留无果，就扒着自家墙
壁嘤嘤地哭。方家爸爸厉声骂道：哭什么
哭？像个女人家！过了几年文哥哥终于抢在
我姐前面结了婚，对象是方家爸爸学校里的中
专毕业生。

自 1980年在南京见过文哥哥，之后再没
见过。不久我们两家都分别搬到别处去了，再
没了交集。文哥哥的事后来是断断续续听说
的。他结婚生子后，老婆逼他下海经商。文哥
哥天性文弱，人又单薄，无奈之下开了爿机械

小厂。二十几年艰难困苦，饥一顿饱一顿，文
哥哥不幸得了癌症。文哥哥是个孝顺儿，苦来
的钱挤出一笔为父母买了房。老婆待他刻薄，
把文哥哥当成赚钱工具，文哥哥在医院开膛破
肚，她却在麻将桌上大呼小叫。甚至与人苟
且，彻夜不归。这一切都加速了文哥哥生命的
终结，临终前一个月他强撑病体，为唯一的儿
子操办婚事，完成了一个父亲最后的责任。病
榻之上，文哥哥托人带信让我姐去看他，问我
姐：如果我们当时成了，你会逼着我下海吗？
我姐无言以对。记得文哥哥刚得癌症时，我妈
打来电话，我很难过，想给他寄些钱去，妈说他
不缺钱，缺的是关怀。我很后悔当初不知怎么
想的，竟没能回去看他一下。

今夜，想起在童年的楼梯上坐着为我编小
辫的文哥哥，想着比我稍长甚或比我年幼的亲
人们竟已匆匆离世，与我们天人永隔——依旧
难以置信——悲痛无言——眼枯泪干！我唯
有一头扎进深深的夜，借仁慈地母之力，助我
禁受这一夜万箭穿心……

新疆的天还
没亮，女儿从江
苏打来电话，幽
幽 地 说 了 一 句 ：

“爸爸，我想王子
了。”

让一个 10 岁
的懵懂小女孩魂
牵梦绕的王子其
实是昭苏马场的
一匹伊犁马，高
雅的头部、健硕
的体格、漆黑的
鬃毛，最称奇的
是那双扑闪迷人
的大眼睛，沉着
里透着机警，温
柔 里 饱 含 多 情 ，
深深地印在了女
儿的心里。

女儿第一天
到昭苏，心情很
不好，本来妈妈
答应好陪着一起
过来的，但没有
请到假。女儿担
心 来 不 了 昭 苏 ，
当即打电话给我，抽泣个不停。当
时不知是与爱人赌气，还是爱女心
切，我马上拍起胸脯说：“不管用什
么方法，老爸今年都把你带到新
疆。”拍胸容易行动难，飞越万里关
山，从未单独出门的女儿独自一人
一走就是一万里，风尘仆仆地跟着
旅行团奔赴昭苏，到伊犁机场后，
全家人的心才跟着飞机一起降了下
来。第二天回昭苏，我下午就要参
加全县的大会，并且一连几天都要
参加学习，在车上跟几个人打了电
话商量陪孩子的事，马场的唐书记
说：“我这有儿童骑马夏令营，你如
果放心，就让她来这儿吧”。小心翼
翼地跟女儿商量，当着一车人，女
儿的嘴上立即“挂上了油瓶”，我自
己也是既后悔又内疚。

谁知一到马场，女儿就看上了
王子，穿上骑马服一溜烟地跟教练
跑了。晚上到马场把女儿带回宿
舍，凌乱的发梢，闪闪的眼睛，红
红的脸蛋，身上混杂着一股马的味
道，抓着我的双手，急促中满含惊
喜：“老爸，你知道昭苏的马为什么
叫天马吗？”我佯装不知，女儿便从
伊犁马跑到全速整个身体就像是一
个胜利的“V”形，犹如神话传说中
插着双翅的天马在草原上飞驰，讲
到张骞两次出使西域首次给汉武帝
带回乌孙良马，汉武帝爱不释手命
名为“天马”，再讲到乌孙国王为迎
娶细君公主，挑选千匹良驹作为聘
礼敬献于大汉，一直讲到哈声不
断，才酣然入睡。

一连三天，我参会学习，女儿
参营骑马，大家相安无事。

第四天，会刚一结束，我便赶往
马场，天啦，这就是我在会场上牵肠
挂肚的女儿吗！我只远远地看见一
个时而勒马徐徐而行，时而扬鞭纵马
驰跃的英姿飒爽的小骑手。女儿远
远地吁住马，对我扬起满是兴奋和骄
傲的脸。这时，我才知道，女儿的胯
下便是王子——一匹英俊漂亮的伊
犁纯血马。

余下的几天，我也带女儿转了
转昭苏，但只要有马，女儿总要上
去，骑上一骑，而且她总能引起别
人的关注，哈萨克朋友也都满脸笑
意地竖起了大拇指。

欢乐的日子总是稍纵即逝，女
儿就要回去了。临行之前她要求再
去看一看马场，再骑一骑王子。看
着她骑在马背上的疯狂劲儿，我心
里的失落感顿时泛了上来，就要和
女儿分离了，我心里真是酸甜交
错。感谢王子，感谢昭苏的马——
高原的精灵，是你，让一位援疆父
亲与女儿的心贴得更紧。


